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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中“长技”的多重义蕴及其
深闳的改制理想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诠释

马晓见

摘 要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解释重心不在“坚船利炮”“师夷”或“制夷”，而在义

蕴丰厚的“长技”一词。结合对《海国图志》全书的分析，此短语至少有四重义蕴：其一，“师长

技”标志着中英长技的相对地位极其不平等；其二，长技的典范是于技术化的英吉利国内处

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机；其三，社会技术化因民主政制而获得更充分发展，而其起步则需要突

破宗教的束缚；其四，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题，以理论化的形式表达了技术的

崇高地位及其对宗教思想的解构。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语在魏源的思想里对应两条改制路

径：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缘型社会技术化；二是取法弥利坚国（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国）

崛起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语并非如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仅指向“坚

船利炮”这样的技术表象，而是既包含复杂的思想层次，又蕴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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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的序言及其开篇的《筹海篇》均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下简称“师长技”）一语。此语被

学界公认为晚清西学东渐的思想起点，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历来存在争议。梁启超曾就晚清社会变革的

历程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化概括——层层递进的“器物—制度—观念”三阶段，并将魏源“师长技”一

语视作起步性的器物阶段，或曰“坚船利炮”阶段的思想代表［1］（P43-44）。梁氏的这一观点几已成为近百

年来的学界通识。

然而，不少研究者均在研究《海国图志》（以下简称《海志》）后提出，“师长技”一语的意涵超出“坚船

利炮”的层面。1953年，冯友兰较早地对主流认知提出了不同见解，他基于《筹海篇》文本与“向西方学

习”这一问题视野，揭示出魏源的改革逻辑首在“洞悉夷情”，而改革对策次之。由此出发，他指出长技包

含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项内容，且将魏源的改革远景解读为三个步骤：先进武器的国产化；先进

技术向民用、商用的推广；“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工业化未来，并以《海志·

后叙》文本为证，指出魏源最后抵达了对 19世纪美国民主政制的欣赏［2］（P18-21）。与冯先生的观点类

似，李汉武在《魏源传》中亦将此语主要解读为“向西方文明学习”，并认为《筹海篇》的工业化色彩与《海

志》内部对英国议会制、美国民主制的记录均在学习视野之内［3］（P155-176）。而陈其泰、刘兰肖在《魏源

评传》中同样侧重于“师夷”所可能具有的丰富性，如《海志》记录的蒸汽机、火车、织布机、运河、港口设施

以及钞票、银行、汇兑、保险等资本主义工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等内容，不仅提出“长技”一词可以意味

着技术民用与机器大生产，而且经由通观《海志》对西方民主政治与文明历史的记录，将魏源的“师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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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对旧有文化体系的整体性突破［4］（P472-491）。由葛荣晋主编、冯天瑜和周积明撰写的《中国实学思

想史》晚清部分也同样着眼于“师夷”而判定此语“不限于技艺”，指出其涉及工商业、商品经济、民主政

治，并由此评价此语意味着中国人“迈出了突破中古藩篱的第一步”［5］（P181-182）。此外，魏寅《魏源传

略》［6］（P112-122）、夏剑钦《魏源传》等书［7］（P155）的相关研究亦与上述结论大同小异。

吴根友的《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根据王夫之将制度亦看作“道器”范畴中的“器”这一哲学观点，认

为民主制度同样属于魏源“师长技”的内容，并从晚明以降西学东渐的历史长镜头出发，指出此语“重新

打开”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通道［8］（P569-572）。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则将“制夷”予以哲学化理

解，指出《海志》已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是结构性危机，即鸦片战争后被军事暴力规置于以伦敦为中心的国

际贸易网络的边沿地带，从而此危机为作为军事策略的此语提供了动力，而此语自身又成为增强中国整

体国际竞争力的改制变法的动力。《海志》对民主制的肯定即服务于后者，而后者开始于“制夷”所要求的

政制军事化［9］（P638-643）。

要而言之，关于“师长技”一语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跳出了梁启超的解读框架，不仅得

出了更多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且同时向后人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既然《海志》的内容超出于“坚船

利炮”，那此短语的意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但是，上述或侧重“师夷”、或侧重“制夷”的新解释有一共同

的不足，即并未严格根据此七字语的逻辑结构而准确选择解释重心。魏源对晚清面临的外患局面有一

个整体的态度，即“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①［10］（序P2），而在此七字语内部，“宜

愤悱”与“宜讲画”分别对应着“制夷”和“师夷长技”这两个层面。此处所谓的“宜讲画”既已意指“值得谋

画”，则其自区别于情感鼓动，而属于理性思考后的战略构想②。因此，澄清魏源对“夷长技”的认知，是我

们准确理解此七字语的关键所在。考虑《海志》全书关涉长技的内容十分丰富，故本文以“长技”一词为

分析重点，并结合全书内诸多涉及长技的讨论，以四个层面重新解读“师长技”一语具有的丰富义蕴与深

闳的改制理想。

一、中英长技相对地位的高度不平等

部分研究者判断，“师长技”一语虽包含较强改革性，但尚未脱离那种自命“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及对

异域文明的偏见［2］（P20）［4］（P490）［7］（P173）。然而，若着眼于长技的思想渊源而集中分析“师夷长技”四

字，将揭示魏源通过对传统御外思路的根本性扭转，不仅彻底抛弃了所谓的“天朝”心态，甚至主动将大

清国设置于高度弱势的地位。“师夷长技”四字并非来自魏源的凭空创造，而是脱胎自鸦片战争时③魏源

对晁错《言兵事疏》这篇古代军事经典的研读④。在此疏中，晁错基于对汉匈双方拥有的各种军事长技

（如匈奴战马擅长机动于山地，而汉军擅于步战等）的详细分析，进而提出：

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

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

① 此区分亦见于：“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10］（序 P1-2）御敌、款敌即“愤

悱”，知敌形、敌情即“讲画”。

② 此外，前述区分很可能是魏源对戴震“血气心知”说的沿用与发挥。在戴震的区分里，“心知”较“血气”属于高级思维活动，乃至于能通于“神明”。

而本文第四节确实试图证明，此“心知”如何通向了“神明”。

③ 鸦片战争激活了魏源经世学中的历代筹边经验。魏源曾于战时“宵拥长沙家令篇”（长沙太傅贾谊、汉文帝太子家令晁错）［17］（P685），还借“鲁军

肉食谁求刿，汉室兵囊合命晁”（晁错多智计，太子家称其为“智囊”）来慨叹林则徐与自己的许多建议也似晁错《言兵事疏》未被及时采纳［17］

（P686）。

④ 有研究者判断“以夷攻夷”的策略源自班超［4］（P415），但事实上，整篇《筹海篇》都涉及对《言兵事疏》的吸收与改写，如以长技为分析切入点，建议

吸收异域军事因素等。尤可比较以下文字的异同：《言兵事疏》“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11］（P2281）与《筹海篇》“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

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0］（P1）；《言兵事疏》“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

不坚密，与袒裼同”［11］（P2280）与《筹海篇》“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10］（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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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11］（P2281-2283）

晁错的方略基于中国对匈奴在军事长技上的相对平等（五比三）而建议汉军吸收匈奴降军并相对平

等地“各用其长技”。然而，由于魏源将此“各用其长技”改写为“师夷长技”，晁错据以为前提的汉匈双方

围绕于长技问题的相对平等关系便被魏源重新设置为中英双方围绕长技问题的高度不平等关系——中

国长技曾拥有的与外敌相对平等的地位被取消，一如《筹海篇》讨论了多项英方长技，却几乎对中方长技

不置一词①。值得补充的是，同时代国人对“师长技”一语的争议恰好折射了魏源的此种设置如何冲击着

传统思维：流行的反驳意见是，合理的反制方略应当扬中国之长而避中国之短，而随着此种反驳被现实

击碎，“师长技”才渐成共识［12］（P163）。此外，此种围绕长技的中英地位高度不平等，同样由《筹海篇》诸

多的具体策略以其他方式预设甚至强调：例如，魏源建议大幅收缩海防防线并主动放弃部分沿海岛屿，

不守外洋与海口，仅防守内河，因其判断“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②［10］（P2）。又例如，《筹海篇》点明，

“坚船利炮”可称长技这一说法，实则仅对中国人有意义：“是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

寻常。”［10］（P28）

由上可知，“师长技”一语在其思想起始处就预设了中英长技地位的强烈不平等③。而下文将进一步

揭示，此认知基于魏源对英方技术化社会具有的全方位富强状况的根本觉知。

二、蒸汽机与英吉利国的技术化社会

百卷本《海志》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直接陈述改革方略的开头两卷《筹海篇》，百科全书式地记录世

界各国的60余卷主体部分，详细记录西洋科技知识的后20余卷补充部分。其中，《筹海篇》与后两者的

关系如下：前者通过探讨军事改革而延伸指向技术化社会的改革远景，后两者为此改革远景提供现实模

板：《筹海篇》强调，作为改革起点的新式海军造船厂在完成军事改革使命后应发挥向全社会推广技术产

品的功能，如新式船舶将提高沿海贸易与国内信息沟通的效率，望远镜、蒸汽机等均可民用。故其总结：

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此船厂之可推广者一。……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

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10］（P31）

在此作为改革起点的兵工厂的表层军事功能之下的，是一个足以引发技术扩散的据点：“有尽”“有

数”的军事需求被满足后，技术产品将推广于“无尽”“无数”的商用、政用、民用需求。必须指出的是，此

“无尽”“无数”的描绘并非魏源无心的夸张，而是其以英吉利国技术化社会为现实模板而着意选择的用

语。《海志》以“志英吉利”为第一论述中心④，而这一安排与“师长技”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关联是，英吉利国

内部已形成国人闻所未闻的长技社会或曰技术化社会，并由此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海志》的相关记录

首先是一种文本内的思想叙事，故为使本文讨论与此种叙事保持一致，下文一般采用书内原有称谓，如

① 《筹海篇》仅提及中方长技一次。考其内容，意味着魏源建议中方接受军事全面落后的事实，并由此选择弱者的反制策略。“我之长技曰扛炮，扛

炮又不如扛铳”，“扛铳”即抬枪，为当时技术落后但亦有可观杀伤力的武器，曾被第一次鸦片战争里的英军视作中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魏源就此

提出，虽然英方长技为先进火炮，但是“多造大炮不如多造扛炮、轻炮，铸制易，演练易，运负易，挟攻追剿易”［10］（P10）。此建议背后的逻辑是：追

求铸造先进火炮意味着以恢复中英双方长技平衡为目标，而以铸造抬枪这种技术落后但有一定实践效果的装备为策略则意味着对长技不平衡

态势的承认。这是技术落后方清醒且有效的差异化作战方式，如毛泽东于抗美援朝时所言“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② 类似事例《筹海篇》内尚有不少。如魏源曾明确提示“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此即展示了掌握世界海权的英国远雄于大

清国的国势。此外，《筹海篇》里的“制夷”成功案例，如安南、缅甸防卫英国、俄罗斯击败拿破仑等，也均为以弱胜强［10］（P32，14，15）。

③ 《筹海篇》后为世界地图部分与东南洋部分。在地图部分，西洋各国遍及世界的港口与殖民地被标识。而在东南洋部分（即今东南亚），《海志》经

由对其近世数百年历史的记录，具体展示了随着西洋殖民势力在此的扩张，中国的影响力以及此区域内的朝贡体系均日渐瓦解［10］。

④ 在反复于“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10］（P342），“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15］（P654），“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15］（P969），“志北洋亦所以

志西洋也”［13］（P1455）之后，《海志》提出：“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13］（P1078）《海志》以“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

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大版块分述世界各国，而这些版块几乎全指向“志英吉利”。唯一例外的是以美国为重点的外大西洋（即美洲），这意味

着美国相对英国的独立地位，其相关内容可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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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或是19世纪美国的称谓“弥利坚”①。

相关资料里，居核心地位的是被《海志》再三致意的英吉利国本岛上的机器化大生产：

机房、织造坊不可胜数，恒用火为机关。……有鸟枪局，日造万余枝出售。［13］（P1395）

田地瘠硗，故设奇器引水以溉之。……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可代人力。［13］

（P1384-1385）

制造之匠纯用火机关，所藉以动机关者，煤炭。［13］（P1397）

居民不织布，乃制铁钢机关而造之。……其机关巧细，但弱女幼子亦可容易动之也。

……铁铜造铸机关、鸟枪、大炮、刀剑各项器械……［13］（P1388）

“机动以火烟”“火机关”与织布的机关即今人所称的瓦特蒸汽机与珍妮纺纱机。

英吉利国，……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有火力可借。……于是

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插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

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14］（P1975）

今西方各国，最奇巧有益之事，乃是火蒸水气舟车所动之机关，其势若大风之无可当也。

或用为推船推车，至大之工，不藉风水人力，行走如飞。或用之造成布匹，妙细之业，无不能

为，甚为可奇可赞！［14］（P2015）

此即英吉利长技的核心——蒸汽机，该机器为诸种新工具新生产的基础，如火车、轮船、纺纱，等等。

将蒸汽机称作西洋“最奇巧有益之事”的缘由，于蒸汽动力对英吉利国富强地位的决定性影响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尽管魏源曾概括英吉利的崛起历程为“专行贾”与“兵贾相资”［13］（P1077-1078），有研究者也

依据《海志》而判断魏源视网络化的世界市场为英吉利富强之本［9］（P671），但深考《海志》，作为技术化社

会核心的蒸汽动力方为英吉利国商贸之神髓。

其一，蒸汽生产激发出大规模的、构成世界贸易网络的资源消耗和产品进出口，并带来丰厚顺差（下

文均以某年数据为例）。资源消耗上，因蒸汽动力用煤，英吉利煤矿“每年出煤五万二千五百余万石，矿

深一百三十九丈”［13］（P1397）；因蒸汽纺织工厂用棉，“每年用棉花四十万七千石以织之，皆由外国运进”。

相关的产出品价值不菲，如棉花与布匹的价值达一亿零二百万两、武器则五千万两。由此，英吉利获取

高额顺差（如1837年3100万两），从而“国用充裕”［13］（P1388）。其二，蒸汽动力运输工具的规模化使用由

提高运输效率而促进贸易繁荣：“其广推贸易之法，有火轮船航河驶海，不待风水。又造𫐆辘路，用火车

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13］（P1386）比较可知，英吉利国对蒸汽运输的运用规模远超其他西洋大国，

如西班牙火轮船极少［13］（P1136），奥地利仅十五艘［13］（P1208），法国有数十艘［13］（P1297），而英吉利仅伦敦

就有“火轮大小九百只”“火车四万辆”［13］（P1395）。上述两点，共同支撑起英吉利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地

位：“凡他国物产皆聚于伦墩国都”［13］（P1387），“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13］（P1385）。

比较各国贸易状态或总额亦可见：意大利贸易萧索［13］（P1218）；俄罗斯约一亿七千万元［13］（P1523）；法国

约两亿六千万元［13］（P1188）；弥利坚约两亿八千万元［13］（P1637）；英吉利国则高达五亿三千万元［13］

（P1378）。

此外，蒸汽机同样有助于政务。除最直接的军备制造外，《海志》还经由记录蒸汽船如何于50天内将

印度政务文书运至伦敦以展示英吉利内部高效的全球②文书传递系统［15］（P975）。此外，共同构成此英吉

① 《海志》里的弥利坚由于寄托了魏源的理想而带有建构性，故其文本形象与现实美国有相当差距。此外，土耳其也因承担了镜像大清国的功能，

而导致其相关记录里主观厌恶色彩十分浓厚。

② 书中记录了英吉利遍及世界的海港、殖民地等，多达45处，自德国德意志湾始，至中国香港而止。考察原始资料，并非作结于香港。作结于香港，

是魏源所修，可谓“加忧乎天下之忧”［13］（P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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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技术社会完整形象的还包括某些与农业社会迥然不同的场景：其国工业人口已颇可观，且数量上已超

农业人口［13］（P1388）；依靠于机械化农业生产，其国食物供应充足乃至于时而过剩［13］（P1384-1385，

1397）。

总体上，长技的具体内容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技术化社会：蒸汽机提供着效率惊人的生产运输，从

而支撑起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该长技形象既较“坚船利炮”这一平面化形象复杂且现代得多，也

较早先研究者们以“点状”方式触及的相关《海志》信息而言更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感。由此回观前文论述

的《筹海篇》相关内容，其背后的现实根据一目了然：中英长技地位之高度不平等，源于英吉利技术化社

会的国力、国势对大清国的压倒性优势；新式造船厂之有“无尽”“无数”的民用、商用、政用推广空间，源

于英吉利式的技术化社会已被魏源预想为未来中国社会改革的目标，而此技术化社会内对蒸汽机等技

术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对应着长技之应用“无尽”“无数”的前景。在此意义上，若用今日通行词汇表述，

“师长技”一语首先在整体上指向了由当时的英吉利国所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三、技术化社会的政制土壤

《海志》里的蒸汽机与英吉利国的技术化社会虽典型，却并非全书中长技的唯一形象。以技术化社

会为思考线索，尚可标识出三种相关类型：俄罗斯的次生技术化社会、土耳其的反技术化社会以及弥利

坚的理想型技术化社会。至于其他国家则多与此四者相类，如安南类俄罗斯，瑞士类弥利坚，法国、德国

等类英吉利而规模远逊之，而大清国则类土耳其。综合分析此四种类型，将揭示与技术化社会相关的政

制土壤：民主制有利于技术化社会的充分发展，而社会技术化的出现有赖于挣脱宗教的束缚。

由于技术并非原生，而是源自引进的外国技术，俄国可称次生技术化社会：

（俄国）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

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

……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13］（P1457-1458）

与英吉利一样，技术同样支撑了俄罗斯的国势：引进西洋先进军工技术使俄国迅速崛起为“最雄大

国”。然而，此次生技术化社会缺乏英吉利式的基于本国科技发明（如蒸汽机）的技术化：“俄人不善制

造”“惟招外国人入境教之”[13]（P1468），“（彼得堡）技艺惟赖日耳曼国及各国寄寓之人，以足其用”［13］

（P1470）。可以观察到，上述技术原创能力的欠缺与其国“君贵民轻”的政体有内在关联：其国专制，国王

“任意出令”[13]（P1473），贵族与教皇也权势极大[13]（P1459），而大批农奴却生活贫困，地位几如牲畜［13］

（P1460）。在此种政制土壤里：

俄民颇聪明，……百姓不好文字，设学馆万一百五十，内有学生六十六万。禁各种书册，

不准百姓诵读。然翻译外国书本颇多。［13］（P1473）

国中有能制造新奇者，必赏之。然所造之人皆用奴，工价省而卖价昂，终不如各国之精良

也。［13］（P1468）

可资比较的是，英吉利科教系统发达、百姓受教育程度良好［13］（P1361，1384，1396），而俄国教育虽规

模可观，但百姓阶层高度匮乏知识。作为结果，这些廉价且缺乏知识的“奴”无法达至高技术水准。俄国

百姓在知识领域里的作用被轻视，正如其“君贵民轻”的政制对百姓地位的漠视。与此内在一致的是，俄

国部分缺失着关于技术民用的记录，仅可见技术的军用，一如俄国的军工技术源自彼得的引进，而英吉

利的蒸汽机却源自“智士”的发明。一言以蔽之，作为次生技术化社会的俄国，可谓成也尊君，败也尊君。

专制政制对社会技术化的负面效果在土耳其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成因也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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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与欧罗巴各国不同，权操自上，令出惟行，弗惟反。国王谓之额兰西尼阿。西尼阿

者，神影也，以为奉神命而来治国。……国中咸遵回教，以国王为教主，自夸其教之奥妙为别

教所无。［13］（P1322-1323）

嗣有荷占王颇好文学，……然其所学皆章句辨论，不知格物穷理，反嗤他国所造千里镜、

显微镜、量天尺、自鸣钟，谓是小技淫巧。其天文不识欧罗巴之历算，……其房屋绘画、音乐等

技，皆无巧妙。［13］（P1323-1324）
土耳其可称为反技术化社会。其国不仅政治专制①，且更有宗教专制与政教合一：其国王作为教主，

“自夸其教之奥妙为别教所无”，而与此一致，其君王在思想上对技术之“奥妙”保持封闭。与俄国君王开

明而百姓无知不同，政教合一的土耳其从上至下均愚昧［13］（P1326）。作为结果，其君无从开始彼得大帝

式的改革，而其国也连年惨败于俄罗斯［13］（P1326）。

英吉利本为弥利坚母国，弥利坚继承之而青出于蓝，可称理想型技术化社会。较之土耳其，弥利坚

全方位与之相反，其国政治民主、信仰自由且技术水准位居全世界之首：

国中二十六部无君臣之名，惟有上下之分。……各首领起居、饮食、衣服亦无异平民，但

事权属之，人人皆敬之而已。［13］（P1618）

风俗教门，各从所好。……各设义学馆，以教文学、地理、算法。……迩来又增学习智识

考察地里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材辈出，往往奇异。［13］（P1636）
技艺工作，最精造火轮船。即纺织棉布，制造呢羽、器具，均用火烟激机运动，不资人力。

他国虽有，皆不能及。［13］（P1636）
弥利坚无君主，无教主。较土耳其与俄罗斯，弥利坚民智开化、人才辈出，且其蒸汽技术水平甚至超

过英吉利。可补充的是，较英吉利的专利保护制度，弥利坚政府更是主动出面鼓励创新②。是故，在更为

民主化的弥利坚，百姓地位更高，也更能发挥出才干。大约是出于上述原因，《海志》于英吉利部分更突

出技术，而于弥利坚部分则更突出民主。

上述比较已揭示民主政体因保证百姓发挥才能而对社会的技术化存在促进作用，但宗教对社会技

术化的束缚性作用尚有待进一步说明。以英吉利崛起过程为分析对象：

（西洋）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谨。③［13］（P1115）

（意大利）为天主教之宗国，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国王即位，必得教皇

册封，有大事咨决请命焉。……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

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

兵贾相资，遂雄岛夷。［13］（P1077-1078）

理解技术化社会与宗教的关系，需将上段引文的后条材料置于前条材料所叙述的西洋“治世—教

化”结构中加以考察。旧秩序内，天主教教皇统治着“治世王”，而英吉利的“不务行教”意味着由此旧秩

① “宫中姬妾数百，……王无聘娶之礼，以至尊无人敌体。”“国中贵官燕居深厦，常有人侍立。”“衣服尚长，以冠别贵贱。自官府以至技艺人等，冠各

有定制。”“土耳基君操全权。昔有嗣君畏兄弟分权，尽杀之。”“国王独揽政权，臣下无言责。”［13］（P1323-1329）
② 英吉利：“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作有禁。”［13］（P1412）弥利坚：“教人习学六艺，如六艺中有超众者，则别予奖赏；或能自创新制，开前

人所未及、为今人所乐效者，亦奖赏之。”［13］（P1612）“新国器械与中华异……或有能创新出巧，如火轮船及水火织布之类，则地方官奖励之。”［13］

（P1617）
③ 此结构见于《海志》大西洋版块开篇的葡萄牙部分。由于魏源自述该部分承担着“将全洲风俗系之”的功能，故此“治世—教化”结构当视作西洋

整体的风俗或者说秩序［13］（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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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挣脱而出。自此，其国“奉教化之命惟谨”的“治世”场域①获得解放，从而使其国的富强追求获得现

实地位。由前述的英吉利技术化社会可知，富强追求是社会产生技术需求的基础，因而挣脱出“教化王”

的束缚是英吉利社会技术化得以起步的根本前提。同时，若比较弥利坚与英吉利则可见，由于英吉利将

新教确立为国教②，故其国虽挣脱了来自罗马教廷的束缚，却并未使其国内的“治世”挣脱出国内的“教

化”；而弥利坚则更进一步，“教随人便”［13］（P1635），“欲随意侍上帝也”［13］（P1601），因此，对“治世”场域的

解放更为充分，故社会技术化程度更为显著。在此可补充的是，土耳其正是由于政教合一，故根本无从

触及“治世”场域，而俄罗斯因为其“治世王”不被宗教束缚的绝对权力，故能因其君主的自强追求而发动

技术改革。总之，“治世”场域若被宗教束缚，则国家的富强追求将无从获得其现实地位。在此情形下，

技术将不被社会需要，于是技术化社会无从诞生。

综上所论，可梳理出关于技术化社会的“土耳其—俄罗斯—英吉利—弥利坚”这一完整线索以及相

关结论：首先，技术发展往往对国家崛起发挥决定性影响；其次，拥有不受“教化”束缚的“治世”场域是技

术化社会诞生的关键前提，而政体是否为君主专制并不影响；最后，专制型政体抑制社会技术化的充分

发展，而民主政体则是社会技术化的发展最有利的土壤。需澄清的是，上述线索与结论的得出，并非本

文对《海志》诸多记录的任意发挥，而是与魏源对相关国家的态度若合符节：《海志》全书对宗教、政治双

重专制的反技术国家土耳其讥刺最深，对宗教自由、政治民主的技术最先进国家弥利坚褒扬最强。

四、“天地乃运动之机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

由于《海志》故意将诸种政治社会里现实长技的相关表述混杂于其宗教讨论中，本节着重分析书中

对长技诸层次内涵的理论化表述。《海志》全书弥散着对天主教的蔑视态度，而部分研究者将此理解为魏

源对传统儒教立场的坚持③。但若着眼于全书整体思想倾向，此蔑视态度应当解释为魏源对儒士与民众

排斥“夷教”倾向的策略性鼓励，以配合其“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天主教为“害”，长技为

“长”）［13］（P1078）的基本改革方略。

《海志》中的《天主教考》借助独特的“神天之神”观念，对“塞其害，师其长”的方略进行了理论表达，

大旨在于以机械主义自然观的方式理解天地运动，并由此解构诸专制型宗教的理论基础。由于批判同

样涉及儒教④，故魏源的表述较隐晦。《天主教考》由魏源所写，既包含对天主教基本理论、核心文本、历史

沿革的简略而不失准确的介绍，也反映魏源对天主信仰、神学理论以及教士、教会的鄙薄态度。例如，此

考完整翻译了摩西十诫，又径直将此事讥讽为“甚于赵宋祥符之天书”，并以摩西为“西域之王钦若”［15］

（P817-822）。又如，魏源立足诸宗教理论的互斥性而追问“耶稣自称神天之子，正犹穆罕默德之号天使，

何独此之代天则是，彼之代天则非乎”［15］（P822）。在此基础上，魏源其对所知的天主教义作了总体上的

怀疑：天主教“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其理论简陋又缺少西洋技艺的实践功能，“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人

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15］（P822）。正因为对天主教义的质疑比比皆是，故《天主教考》对天主神学予以

的唯一一次肯定特别值得关注：“历览西夷书，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

勿道。”［15］（P822）然而，《神理论》虽被魏源宣称为儒学与天主神学的相通之处，但实质上，其中表达“神

理”思想要害的却是一种较正统天主神学或传统儒学而言均可谓“异端”的天地观：

① 本文判断《海志》对此“治世”空间高度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魏源自己对“经世”以及“经世”与传统儒学间张力的高度重视。《海志》关注于“治世”，

实为魏源观察、吸收着西洋强国的“经世”经验。

② 依记录，路德新教改革的要义即“宣言教皇之谬，切劝各国去教皇异端”［13］（P1272），而英吉利率先接受：“英夷国王将立，则国人必会议，约新王背

加特力教，而尊波罗特士顿教，始即位。”［13］（P1788）
③ 如将西洋宗教类比为鸦片［10］（序 P2）。有研究者将此态度解读为魏源出自儒教的卫教立场，并指出书中不仅收录了杨光先立足于儒教而攻击天

主教的《辟邪论》，还散布着传教士们借行医而摘取中国人眼睛这种流言［15］（P809-811，823）。然而，与杨光先不同的是，魏源虽拒斥天主教，但高

度认同康熙对西洋历法的吸收［13］（P1078）。

④ 尽管当代存在“儒学是否为宗教”这一争论，但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思想家们基于旧有的“三教”论说，在面对天主教等其他世界性宗教时，往往径

直将“儒教”视作东亚的制度化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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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所以运之者神也。①［15］（P817）

上述句子在数百字的《神理论》中地位独特。该论强调最高理论问题为“神天之神”，其中的“神理”

是造成天地万物存在及运动的道理。然而篇中大量的传统表述仅笼统铺陈了“天地万物背后有道理”这

一论点，而唯独“天地乃运动之机器”这一难以被正统天主教义或任何儒学所兼容的表述，才直观且具体

地表述了这个道理。因此，抓住这一机械论的表述才能直达此“神理”于传统遮盖之下的真实面目——

作为整个自然世界运行道理的“神天之神”的“理”，在根本上是、或至少是十分类似于机器运动的原理。

与此同时，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对各大宗教的理论根基有解构功能。《神理论》强调，“天

地尚不可称神”，同时“神天之神”则“独一无二，最始无前。倘有对待而后起，即非神天之神也”[15］

（P817）。考虑《海志》曾判定天主教、天方教、以及儒教的理论均根基于“本天”[15］（P817，823），故《神理

论》将“神天之神”确定为“最始无前”的最高理论问题，等同于指出包括儒教在内的此三教的“本天”已然

错执第二问题为第一问题。在此可补充的是，在西方思想史上，此“神天之神”的内涵接近于近代机械主

义自然观，而此种自然观的确立也确实意味着对教会世界观的反对②［16］（P52-54）。而在《海志》里，“神天

之神”理论不止涉及反对教会世界观，更隐含地反对着儒教“本天”的世界观。

上述讨论同样涉及政治问题，因为尊崇“神天之神”也意味着对“神影”“天子”们的去魅③：“古人有文

武出众、功德在人者，则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无二神可抗。”［15］（P817）因此，自拥有机器

运动原理内涵的“神天之神”视之，反技术的土耳其君主与大清国君主号称“神影”“天子”，其实却在“背

神”“背天”，而彼得大帝或蒸汽机发明者或可称“天子”或曰“机器之子”。可见，此“神天之神”实为一种

非常含蓄和隐晦的启蒙论说，而其中要点，如对机器运动原理的推崇、对宗教专制理论的瓦解，均与前文

对技术化社会及其诞生条件的分析在底层逻辑上保持一致。

为补充说明上述“神天之神”理论在《海志》中被赋予的重要性，可特别考虑作为今文经学家的魏源

的某些有意识的“笔削”（见“［ ］”内文字）：

火轮遄驶，……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④［14］（P1975）

《海志》内尚有数处文本以《易传》论“神”之语来比拟、沟通西洋技术⑤。魏源主动增添的这些内容，

既典型地反映了其强烈的主观肯定态度，更意味着其在插入此类描述时心中之所系实为前述的“神天之

① 引文虽仅为《神理论》中的一句，但此句极关键：若无此句，《神理论》全文将等同于魏源对某种天主神学的认可，唯有增添此“天地为机器”一句之

后，所有对“神天之神”的赞美，就等价于对机械主义物理原理的赞美。今将全文征引于此，以供读者判断：“又有《神理论》曰：‘天地内有神，为极

大全能，造化万物，管理万物。人不能自生，物不能自造，日星何以循环，山川何以凝载，草木何以荣落，飞走潜介何以视听鸣动，曰灵，曰魂，曰

心，曰性，皆神之所为也。是神独一无二，最始无前。倘有对待有后起，即非神天之神也。莫大于天地，然天地有形可见，神天无形；天地有终始，

神天无终始。天地乃受造之物，所造之者神也。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所以运之者神也。天地尚不可称神，而世人常敬数神、千百神，如日月云雷，

山海社稷，则以其尊大显赫而神之；古人有文武出众、功德在人者，则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无二神可抗。故专言神，恐邻于祇

鬼；专言天，恐泥于形气。惟合言神天，乃足该至大至灵之宗，即儒书所谓造化，所谓上帝，非世俗玉皇大帝之谓者也。谓神曰灵亦可，但有人灵，

有仙灵，有天灵。人灵与身体相结，不脱于物，亦神所造，非神也；仙灵乃神之使者，无粗重之身而有细妙之身，亦神所造，非神也；惟天灵即神天，

全无身体，无方所，无在无不在，故《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妙万物之谓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神。’”［15］（P816-817）
② 这个机械主义观点的提出在西方哲学史上被视作近代自然观确立的重要一环，其创始人可上溯到笛卡尔、霍布斯等［16］（P52-54）。

③ 或有反对观点认为魏源有神化圣贤祖宗的倾向，如《默觚》即言“黄帝、尧、舜、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傅说，其生也自上天，其死也反上天”［17］

（P5）。但其实在魏源看来，这种祖宗神话实根基于现世：“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后嗣勉之矣！”［29］（P96）
④ 上述文字出自《贸易通志》。笔者对照熊月之相关研究里的资料［30］（P64-66），发现其中“不疾而速”一句并非原文作者郭实腊所写，而纯粹是魏源

的增添。况且，郭实腊作为外国传教士，也很难想象其主动地引用《易传》来描绘蒸汽船。

⑤ 如《神理论》论“神天之神”：“故《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妙万物之谓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神”；又如《筹海篇》化用《易传》：“今西洋器械，

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10］（P31）上述语句里，《筹海篇》是魏源的创作，而《神理论》这部“西洋作

品”里所出现的主动引《易传》以赞美技术的语句，也难以想象为原文所有。此外，“技术”常被称为“神”，例如《海志》目录“轨文匪同，货币斯同。

神奇利用，盍殚明聪。述‘器艺货币’第十八”［10］（序 P3）；又如“夫诸星行皆随日转，或迟或速，而日亦二十五昼夜零为之一转，果谁系之而谁运之

者？鸣呼仰观之下，使吾愈不能忘于真神创造之德矣。”［14］（P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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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此，魏源深化了《默觚》“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17］（P6）的观点，以长技的运动原理统摄了西洋

之“神”与《易传》之“神”，从而完成了其《海志》的“神天之神学”的理论建构。

五、《海国图志》的技术思想图景与近世东亚改革的历史逻辑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海志》中的长技至少有四重义蕴：一是中英双方围绕于长技的地位高度不

平等；二是英吉利国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化社会；三是技术化社会有与其相关的、起正面或负面作用的政

制土壤；四是长技最后指向了一种机械主义的天地观。综合此四个层面的内容，可将《海志》的技术思想

图景作如下更具体地描述：第一长技是蒸汽机，作为英吉利国典范式的技术化社会的核心，其可被广泛

运用于国家富强的诸多方面。技术化社会的诞生无关民主制或君主制，而是有赖于国家突破教化的束

缚，但其充分发展则有赖民主政体的建立。以机器运动原理为实质内容的“神天之神”解构着包括儒教

在内的诸教化体系的理论根基，可视作此技术思想图景的理论化表达。

由此技术思想图景与四重长技义蕴出发，才能整体性地理解“师长技”的深闳改制①理想。在魏源看

来，依托长技而改制，首先需要突破大清国教化思想对技术的鄙薄。在此基础上，魏源规划了两条层次

不同的改制路径：

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

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

兴，功无幸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10］（P31-32）

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

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10］（P31）

如魏源所称：“自外入者其力弸，自内出者其力弘。”[17](P27)俄国的“彼得大帝路径”代表着外缘型社

会技术化，其所重在国，不求政制变革。该路径旨在鼓励君王“厉精淬志”地效法彼得，自上而下地学习

西洋先进技术，发动以军事技术为重心的变革，以使国家迅速崛起，从而完成初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另一“东海之民路径”则可称内生型社会技术化，其所重在民，以学习长技为先导但要求政制变革。在

此，魏源虽未明指其现实模板，但“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一语无法指向百姓如奴的俄罗斯，而只能指向

“人才奇异，往往辈出”的弥利坚。因而，此路径更充分地表达了改革远景：对此“是兴神物，以前民用”［18］

（P169）的西洋民用技术的学习，终会引发“风气日开，智慧日出”，并最终指向一个商贸繁荣、信仰自由、

政治民主技术创新内生的理想型技术化社会。在此难以展开论述的是，《海志》“弥利坚”与现实美国差

别颇大，带有寄托着魏源自己理想的建构色彩。但此改革路径由此而意味着，魏源心中的“未来中国”将

像其建构的理想化“弥利坚”屡挫英吉利进攻那样[13]（P1639），完成更高层次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基于上述讨论，“师长技”一语之于近世西学东渐的深层次意义才有可能获得充分揭示。

此语提出之前，西洋长技虽已于晚明传至东亚，但其时尚较为粗糙，且被捆绑于传教士的天主神学

体系内，故其时中国经世学与日本兰学对长技的吸收均不深入［19］（P581-623）［20］（P139-141）。有研究者

着眼于此阶段，将西洋技术称为可验证的“硬知识”，而将神学等人文知识称为容易引发矛盾、遭致抵制

的“软知识”［21］（P41-42）。借此区分，可以说魏源的“师长技”不仅切断了技术知识与宗教思想的旧有从

属关系，且经由蒸汽机对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民主、宗教自由对社会技术化的促进作

① 需要澄清的是，“改制”一词不等同于今日所称的制度改革，如《海志》屡将技术革新称为变革“制度”。例如，其叙述新的火炮制作方法，即评论

“夫制度之法，必当因时变通，整理合度，以垂久远，似乎不必拘泥旧章也。”［14］（P2073）其论述中西船只用不同器械确定方向时，亦言“制度虽异，

其理则一”［14］（P2178）。这些用法符合于董仲舒以“改制”必涉及器物的看法，而在晚清，也恰是魏源率先突出董仲舒改制学，乃至于将此学视作

一切儒学的最精华［17］（P119），故晚清公羊学改制运动对西洋新知的兼收并蓄实以“师长技”为起点。当然，魏源的“改制”是具有现代技术改革意

味的“制器”。但同时，西洋技术被视作“质家”，而“师长技”也就成为了魏源的“救文弊”“改周之文，从殷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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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立了西洋“硬知识”与“软知识”之间的综合性关系。由此，西学东渐过程中，不仅“硬知识”的内涵

得以大大深化，且这种新的“硬知识”既成为引入新的“软知识”的基础，又在面对因引进“软知识”而可能

引发的冲突时，充当了有力的且有直观效应的减振器。

然而，此七字语的直接改革效应未能达及其思想义蕴之深远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易知的是，腐朽

的政治与过于保守的思想均妨碍改革，但同时魏源相关思想的特殊性则容易被忽视。其一，长技问题位

于中国传统视野的边沿，故其重要性难以获得理解：弥利坚无君制虽已“离经叛道”，其尚可与鲍敬言或

黄宗羲的“无君”讨论发生思想对话，而蒸汽机原理与技术化社会对于传统中国思想而言却更为陌生。

其二，魏源相对晦涩的表达方式。“兰以谷中芳，玉以石中藏。卞氏何多事，必欲献君王？”［17］（P501）正是

因为已经预见到许多颠覆性的改革内容并非大清国可承受，故魏源并未汲汲于让改革规划径直现实化，

而是关切于为后来人提供足以指向后续改革的引导性思想酵母①，并同时在蝶茧般的现实之内为未来的

全方位改革确立起一个坚实的破局点。

正因如此，此语看似浅近，却蕴含着非凡的历史穿透力，如“彼得大帝路径”意味着的朝向次生技术

化社会的改革即对后世的东亚政治和思想格局变迁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先驱如吉田松阴等

多对《海志》《圣武记》抱有浓厚兴趣，而明治维新更是堪称实践此路径的典范。与此相较，发端于“制民”

而非“制夷”的洋务运动实则心不在焉［22］（P505）［23］（P522）。于是其后，次生技术化社会的日本击败了大

清国，甚至击败了沙皇俄国。但同时，并未进一步改革的日本与内生技术化社会的美国在技术和国力上

的巨大差距，在二战中暴露无遗②。而中国近现代史里，洋务运动的结局可以说昭示着“师长技”所内在

要求的对“教化—治世”结构里的教化秩序的突破的缺失③。是故，在深探董仲舒改制学的魏源与康有为

之间，存在着越过王韬等人的思想桥梁：改革者须从教化内部为“治世”改革争取空间。甲午后的康有

为，一方面以《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进献光绪，以期君王真正践行此“彼得大帝路径”④；另一方面

则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向束缚性的旧有教化秩序提出改革诉求。但严格说来，这种次

生的技术化社会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完成⑤，而我国的内生的社会技术化在近几十年才较充分展

开。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我们再次遭逢两百年来未曾断绝的长技之问：当代帝国主义向我国提出的挑战

里，首当其冲的“卡脖子”问题，不是制度、观念或贸易、军事，而是光刻机、人工智能等新兴长技。或许

“师长技”一语当代启示是，未来我国独立自主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将在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互动里迈

向更高层次。

总体上，前文对“师长技”一语多层思想内涵的剖析并不足以囊括诸多后来改革者的思想主张，而只

是对当代中国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改革的公式——“器物—制度—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挑战。在

此，为进一步反思此公式解释力的局限性，基于前述讨论，将魏源与康有为的差别作三点扼要的比较。

其一，造成魏源历史局限性的并不必然是其思想的保守⑥，更多的是急剧的现实变动：魏源聚焦于英吉利

蒸汽机革命与弥利坚立国，其后发生了电气革命、德国及日本的崛起以及一战爆发等事件，康有为也由

此得以形成更丰富、充实的西洋观与技术观。其二，由上文可知，“师长技”一语内蕴着对现代西洋文明

的深层次认同，而康有为则已开始对西洋展开一定反思，如其孔教会设计既关心政教分离，又要求对教

①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西池一宴无消息，替管桃花五百年。”［31］（P509，441）“春草一回碧，盘古一度新。山山杜鹃花，谁知啼血

痕。”［17］（P673）溯源晚清改革，依然不应当忽视龚魏。

② 与日本次生技术化社会相伴随的是其并非虚君的天皇制，这一制度在二战后被麦克阿瑟实质性破坏。

③ 许多关于慈禧著名的故事，均折射着教化、秩序、“君君臣臣”与“治世”利器西洋技术之间的张力。比如，海军军费被挪用以修建皇家园林，或是

西洋汽车司机被勒令以跪姿为慈禧驾驶等等。

④ 康有为的改革思路因突出制度变革的中心地位，确较魏源有一定变化。但本文在此意欲强调的是，因“器物—制度—观念”公式的影响，两人更

根本的改革逻辑的一致性被忽视了。

⑤ 由此可切入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著名争论所意味着的根本问题。

⑥ “何时闯天门，亲奏太微言？掀翻凡圣界，跳出阴阳圜。”［17］（P500）此激进的诗句同时预判了未来康有为式人物的出场，而康有为公推“圣经”的制

度设计即与此“掀翻凡圣界”暗合：“今复集海内之书，俟每五年于修定公法各书之后，则并以众论推定圣经数本，俾便于孩童记诵。”［28］（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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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领域予以一定的保留［24］（P44-69）。其三尤为重要，涉及魏源改革思路的特色——“长技用民主”。若

借用后世的用语“德赛二先生”，康有为更关心的“变政”［25］（P1-8）较接近“德先生”，而魏源的“师长技”则

首先聚焦于以蒸汽机为第一要素的“赛先生”，并试图基于此而引进“德先生”。是故，不同于洋务派以

“中体”用“西技”或维新派以“西政”用“西技”，魏源的此条思路可称为“长技用民主”，正如《海志》既倾尽

全力地引入西洋科技知识，又坚定而并不急切地肯定弥利坚民主。

为充分理解此“长技用民主”的思路，有必要揭示其中的某些非西洋的思想基础。魏源1826年编写

的《皇朝经世文编》内，第一纲“学术”与第二纲“治体”分别对应《海志》的长技问题与民主问题的思想基

础，且“学术纲”于是编为根本，而“治体纲”的重要性次之［26］（五例P1）。概言之，“学术纲”主旨如唐甄《性

功》所言：“心体性德，既已自修；天地万物，何以并治？……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

彘是也。”［26］（P10）此种对穿衣吃饭问题的严肃关心延伸入《海志》，即发展为对蒸汽动力所带动的高效率

农耕、织造、运输的关注。“治体纲”则颇具反君主专制色彩，见于其中顾炎武“天子一位”之论、唐甄《抑

尊》之言等［26］（P333，354），此则延展为《海志》对西洋民主制的认可。在此，考虑是编开篇第一义“学者一

日之志，天下治乱之原，生人忧乐之本”［26］（P2），其以治平天下的原动力在于“学者”这一立场，正如智士

发明的蒸汽机构成了英吉利国富强之源；而反君主专制诉求在此则辅助着有志者的经世，因为君王退让

出的实践空间将供经世者或长技充分发挥力量。考虑是编对晚明启蒙思想的深度汲取，且被魏源替换

且升级为《海志》的此种“长技用民主”的改革路径，萧萐父先生所言“由万历到五四”的中国内生性启

蒙［27］（P33）思想脉络，在“师长技”一语里似乎清晰可见。且此七字短语所包含的深闳改制理想本身，又

构成了内生启蒙思想脉络内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14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冯友兰 .魏源底思想 .历史教学，1953，（8）.

[3] 李汉武 . 魏源传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4] 陈其泰，刘兰肖 .魏源评传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葛荣晋 .中国实学思想史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 魏寅 .魏源传略 .北京：光华出版社，1990.

[7] 夏剑钦 .魏源传 .长沙：岳麓书社，2006.

[8] 吴根友 .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9]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0] 魏源全集：第4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11] 班固 .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李欣然 .主客之形：一种看待中西对抗的持续视角——兼论近代“制夷”思路的转变 .学术月刊，2017，（6）.

[13] 魏源全集：第6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14] 魏源全集：第7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15] 魏源全集：第5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16] 吴国盛 .自然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5）.

[17] 魏源全集：第12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18]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册）.阮元校刻 .北京：中华书局，2009.

[19]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0] 王家骅 .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 .历史研究，1980，（6）.

[21] 吴根友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22] 侯外庐 .中国思想史纲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3] 冯天瑜 .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4] 干春松 .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58



马晓见： 《海国图志》中“长技”的多重义蕴及其深闳的改制理想

[25] 康有为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编 .台北：宏业书局，1987.

[26] 魏源全集：第13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27] 萧萐父 .吹沙集 .成都：巴蜀书社，1999.

[28] 康有为 .康子内外篇：外六种 . 北京：中华书局，2012.

[29] 魏源全集：第3册 .长沙：岳麓书社，2004.

[30] 熊月之 .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 .史林，2009，（3）.

[31] 龚自珍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Haiguo Tuzhi 
And Its Profound Ideal of Reform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Wei Yuan's 

''Learning from the Barbarian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ubdue Them''

Ma Xiaoji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i Yuan's notion of "learning from the barbarian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ubdue them" 

encompasses a nuanced exploration beyond mere references to "solid ships and powerful cannons", "learning 

from the barbarians", or "subduing the barbarians". Instead, the crux lies within the multifaceted concep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 scrutiny of Haiguo Tuzhi （The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 re‐

veals a spectrum of meanings embedded within the phrase: Firstly, ''learning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signi‐

fies the extremely unequal status of China and UK in terms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econdly, the ''ad‐

vanced technologies'' is epitomized by steam engine, which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within the technologi‐

cal society of England; Thirdly,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flourishes most fully within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emergence requires the breakaway from religious constraints; Fourthly, the proposition of ''the 

god of god-heaven'', which contains the principle of machine movement, articulates the sublime status of tech‐

nology and its d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a theoretical form. In essence, this phrase encapsulates 

Wei Yuan's dual paths of reformation: one entails peripheral technological emulation akin to Peter the Great's 

reforms, while the other advocates fo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idealized model of MiLiJian (the United States as envisioned by Wei Yuan). Thus, far 

from a mere superficial reference to technical prowess, Wei Yuan's discourse harbors profound layers of 

thought and visionary ideals for reformation.

Key words Wei Yuan; learning from the barbarians'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countervail the 

barbarians; technological society;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religious critique; Haiguo T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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